
故乡的老灶柴火饭 □余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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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炊烟里总少不了柴火饭的醇香，袅
娜的炊烟升起来，它又像母亲年轻时如柳般曼
妙的身姿。四季炊烟最本色的还数深秋，时间
刚过清晨六点，就有乡村人家的屋顶上开始冒
出一缕淡淡的炊烟，接着是第二家、第三家……
然后是一村子的瓦灰色，柴火饭的味道于是便
在村子里弥漫开来。

做柴火饭首先得备好柴禾。以前在我老家
农村几乎每家院子里都有一个很大的柴火垛，
大部分柴火都是植物秸秆，比如稻草秸秆、麦秸
秆、玉米秸秆等等。深秋雨天多，柴火保存很不
容易，母亲会买来大片塑料薄膜覆盖在柴火垛
上以防受潮。植物秸秆不耐烧，母亲依然要上
山砍柴，还要挑柴回家。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
难”，母亲本就劳累，还要挑柴下山，那辛苦程度
是在城里上班的父亲没有体验过的。

做柴火饭最好用铁锅，铁锅受热好，不走
味。米以早米为好，晚米太粘。农村的柴火饭香
是因为用柴和火候讲究，焖的时间一定要足够
长。母亲先把米饭煮开煮沸，这时要用急火，火
一定要旺，等几分钟后连米带汤捞出来，沥干，不

然米就烂在了锅里。母亲再将沥过米汤的米放
回锅里，用小火慢慢将饭焖熟，边焖边闻，听到脆
响，闻到锅巴的香味就可以了。沥过米汤的柴火
饭非常可口，母亲做一次柴火饭，我可以享用松
软的米饭、脆香的锅巴、软糯的锅巴粥，吃喝俱
全，再蒸上一碗鸡蛋，就着几碟农家青菜，来上二
两花生米，这就是儿时我的饕餮大餐。

记得有一年深秋外面下着大雨，我在家百
无聊赖便自告奋勇帮母亲做饭。我一个劲地往
灶里添柴，结果柴塞得太多，不但火没烧旺，浓
烟还从灶口不断溢出，熏得我眼泪直流。我丢
下火钳仓皇逃离厨房，母亲在我身后嚷道：“你
这个傻小子真是越帮越忙，柴火饭都烧糊了！”

母亲“傻小子”的责骂声似乎现在还萦绕在
耳际，时间却像水一般流淌着，转眼我就长大成
人，离开了母亲的呵护，在千里之外的城里求学
安家，也没机会再吃到母亲做的柴火饭了。城
里电饭煲里煲出的米饭总没有母亲做的柴火饭
香，真想回到梦中的故乡，在飘雪的冬日坐在堂
屋的炭火旁，无拘无束地和母亲拉拉家常，肆无
忌惮地吃一顿热乎乎香喷喷的柴火饭。

丁酉仲秋，风清气爽，巢湖岸边水阔树绿，
气候宜人。受市政协常委、明教寺监院释界山
邀请，我们驱车前往即将改造扩建竣工的佛教
道场相隐寺参加一个佛学文化座谈会。相隐
寺坐落在巢湖北岸黄麓镇小黄山西侧，紧临肥
东县，刚刚修通的长黄公路沿面而过。我们从
政务区出发，经龙川路、南北高架到环湖北路，
过长临，一直向东，全程50 分钟，一路顺达。

相隐寺由南向北倚山拾级而建，木石结构，
盛唐风格，色彩明丽，央央大观。东西山势逶逶
迤迤，绿树掩映，东边近山，山势陡峭，林木森
然。西边夹山之间有一鹅卵形池塘，澄碧如练，
绿树倒影，叶茎可辨。从山门到前殿，经大雄宝
殿，到藏经楼，登临最高处，向南望去，宽阔的巢
湖水天相连、横无际涯、白帆点点，波光耀动，一
如范仲淹登岳阳楼而心旷神怡之感受。

据界山法师介绍，相隐寺是唐贞观年间建
造的。那个年月，巢湖水患频发，北岸沿线几十
公里，一遇洪水，良田淹没，民宅倾覆，百姓苦不
堪言。唯有小黄山西侧这一带，每逢潮水涌动，
便有一白衣仙女临空飘荡，身影映照之地，风平
浪静，众生安然。当地佛教信众认为这是观世
音菩萨护佑，便筹钱建寺祭拜。寺成，取名为白
衣庵，香火繁盛，绵延千年。明末，朝廷昏庸，官
场腐败，其时在京为官的合肥东乡长临河人吴
相影，愤世嫉俗，辞官回乡，感白衣庵灵验，拜行
伊为师，出家为僧，取名万如和尚。清初，朝廷
得知吴相影品行高尚，为官正直，欲征召进京受
官以辅政。其时吴相影既愤慨晚明皇室无能，
失去江山，更不愿屈节为二臣，侍奉满清，便对
朝廷所派之人说：“吾出家之志坚，指南即不向
北矣。”遂将白衣庵更名为指南庵。当地佛教信
众口传相影为宰相归隐，民间便有相隐寺之说，
实是对吴相影气节之赞赏。

清咸丰年间，太平军转战巢湖岸边，指南
庵毁于战火，后金陵宝华山隆昌寺住持浩静和

尚等进行修复扩建，有房九十九间半，成为当
时巢湖周边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佛家道场。
光绪年间，因住持刘和尚为慈禧六十大寿领醮
有功，受赐“袈裟”和“玉如意”，庵堂之兴达到
顶峰。一九三四年，现任合肥市佛教协会会长
妙安法师在指南庵落发为僧，几年后，刚二十
岁的妙安担任监院。一九四九年以后，指南庵
被陆续拆除，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仅剩三间
房舍为大雄宝殿。一九九一年，已掌管合肥明
教寺的妙安法师确定指南庵为下院，并发愿重
建，更名为指南净寺。当年在北京参加中佛协
会议期间，祈请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
提写指南净寺之名。当时赵老忙于事务，没有
即时写就。两年后，妙安大师有机会与赵老相
遇，提起书写指南净寺之事，且把这座寺庙千
年以来，起起落落的过程介绍得十分详尽，特
别是对周边信众口口相传吴相影归隐之事描
述得有声有色。赵朴初不愧一代宗师，慎重思
考以后，留指南净寺之名不用，而写“相隐寺”
匾额。相隐寺由此而名传佛国，叫响海内外。

今天的相隐寺占地八十余亩，建筑体四万
多平方米，中轴线层叠式建筑为佛教活动场地，
东侧建有书画院、文藏等设施，西侧有四百多张
床位的休闲养老房舍，集多功能于一体。在这
绿树青山之间，古朴而肃静的建筑群俨然如一
位高士，隐逸在闹市之侧，传承着千年佛学和五
千年中华传统文脉，与游人讲述沧桑变幻世事。

在界山法师的陪同下，我们环寺一圈又回
到寺前广场，面北仰视赵朴初书写的“相隐寺”
匾牌，蓝底托出的鎏金大字端庄而不失飘逸，
劲健而含蓄媚柔。赵老是书法大家，取王字之
风范，蓄苏体之意韵，仅从字面，即给人无限遐
想之空间。况且，“相隐”之“相”，从哲学层面
理解，又是内涵深厚，启迪人思。是啊，身处世
事纷繁、万象呈现的大千世界，能有一个去处，
给自己阶段性地休憩心灵，何不乐而为之？

佳人依旧
□佘佳佳

有美人兮？明眸皓齿，巧笑倩兮？她倚在树下轻
轻地笑，那笑，穿过茂密的树叶打下的绿荫，穿过雨后
芬芳的泥土香气，穿过那白云悠悠蓝天下的闲适心
情，直达我的心底。那笑，是四月天里的星子所不及
的，是河畔的金柳所不及的，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所
不及的。那笑，盛过世间万般美景，不管它灯火阑珊，
不管它铁马冰河，只悠悠地携着风情，漫步我的梦中。

她的发微微卷，而那把木梳却可以轻易从头顶
滑落至发尾；她的额头光洁无暇，刘海遮住的地方若
隐若现地露出罕见的美人尖；那眼，盛着的怕不止万
千星辉，笑起来，那份灵动雀跃竟像是要从眼中蹦出
来一般；那唇，天然的朱红色，莫非真是从古代的美
人画像上取下来的吗？我曾听过她的笑声，不似江
南女子掩面的红唇一抿，也不似银铃般笑，却只管放
肆的笑出声来，带着英气与洒脱向世人宣告她的快
乐；我曾听过她的吟唱，她唱有关爱的歌，竟把柔情
唱进了骨子里，她唱民谣，唱出了寂寞中的欢乐，偶
尔她还会哼几首童谣，到真是把那孩子的天真与快
乐融入到歌中了！

她确然为一位佳人，自顾自地在彼端笑着。
不知何时，人们发现她灿若星辉的眸子里竟多了

几分忧愁与疲惫，朱红色的唇也不怎么爱勾勒出美丽
的弧度了。人们问她，她只说：她爱上了一个人。那
些经历过爱的人对她说：别因为爱把自己拖垮。她沉
默不说话，却在心底说：如果这是爱的代价，我情愿被
拖垮。漫漫余生，我情愿为爱痴狂。

她被拖垮了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确实变
了。那眸中耀动着的竟只有几粒星子了，更多了几
分世态炎凉；那唇依旧美丽，却美在如西施皱眉的那
份哀愁上了；那额头似白璧微瑕，被皱纹挤出几条缝
隙出来了；那把木梳只能无声的叫嚣着与干枯发丝
接触的痛楚……人们看出来了，她的爱炙热而浓烈，
却如一盏油灯，正把自己燃尽。

她还在，可是佳人依旧否？
她笑，笑中少了几分灵活雀跃，却多了一份成熟

与笃定；她笑，笑看风云变幻，笑看挫折苦难；她的
笑，依旧穿越时空驻我心田；她的笑，依旧踏遍千山
入我梦中。她确然有着绝美的容颜。可是她老了，
那容颜只在与岁月的博弈中残留微许。人们问她难
过吗？她说不难过。为什么呢？岁月总要带走些被
天生赋予的东西去告诉你成长的意义啊。她确然是
老了，青丝变白发于她更是寻常之事，然而铅华洗
尽，褪下的生活真谛却装点了她的内心，依旧美得惊
心动魄。噢，还有她深爱的那人，别人问她还爱吗？
她答：怎能不爱？至死不渝，万死不休。看来，佳人
依旧。

噢，还有人问，她深爱的人是谁？
我说，是我；我是她的女儿。

相隐寺之由来 □方 圆

旅次珠城小令
□徐子芳

忆江南·珠城美
珠城美，秋景丽如花。日暮龙湖天不夜，彩光芳

影动天涯，流韵竞春华。歌弦彻，幽径月初斜。靓女

暖男红瘦处，暗香温语醉流丹霞，梦里掩窗纱。

长相思·龙子湖
龙子湖，龙子湖，十里湖光裁玉书，风和月影疏。

水轻舒，心轻舒，不尽思情对静姝，宵深入梦无？

人月圆·与云饮
秋声正好倩云栖，烟晚柳眉知。长亭画阁，瑶池

碧水，香浸红衣。 寻诗帘幕，笙歌幽梦，且说相思。

流杯闲品，莺语翠袖，人月圆时。

朝中措·栖岩寺
依山古寺入晴空，暮色锁秋风。宝殿巍峨叠嶂，

纤尘不染疏钟。 高岩天路，寺门深闭，梦醒白云封。

禅院孤眠无蝶，闲看佛面雍容。


